
连长说，你这个排长，来连
队快一个月了，让胡子在脸上肆
意蔓延也不刮刮，像什么样子？
往后怎么带兵？战士们见了我
个个都躲着走，每次吃饭，兵
们都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只有
我孤家寡人一个闷头往嘴里扒
拉。我知道自己的脸整天阴成
了什么模样。

这一切都是拜她所赐。
她叫夏辰，我们是高中同

学。高中毕业后，我没参加高
考，估计参加了也是浪费时
间，直接报名参了军，这也是
我打小的心愿。她高考落榜
后，开始复读，两年后终于如
愿以偿。可她还有个妹妹叫秋
辰，这一年她妹妹也考上了大
学，她们父母卖掉她们家最
值钱的一头牛也只能供一个
人读大学，无奈父母让姐妹
俩抓阄，结果妹妹胜出。她
哭着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去
报 到 吧 ， 有 我 呢 ！ 整 整 4
年，我省吃俭用，用自己微
薄的津贴让她完成了学业。
她 读 大 学 后 ， 我 也 捧 起 书
来，并考上了军校，我们几
乎同时毕业，并商定毕业后
我们就结婚，时间定在 10 月
12日。

毕业后，夏辰顺利在城
市找到工作，妹妹秋辰打算
考研。我军校毕业后被分到
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守边防，
要说有多遥远，虽说现在飞
机、高铁现代化交通工具四
通八达，但从夏辰所工作的
城市赶到我所在连队，少说
也要半个月，部队给我们连
队送给养，汽车要在盘山公
路上爬一个多星期。我打电
话告诉她，她一个字没说，
只是哭。两天后我收到她一
条微信：我只想过一个普通
人的生活，不想再在“你也思
念我也思念”的日子里煎熬，
我们分手吧。之后，打电话不
接，发微信不回。不管是作为
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军人的自
尊，都让我再没联系她。

军人有句口号：流血不流
泪，这指的是在训练场上。
看来，在爱情上也要流血不
流泪了，而且血只能往自己
心里流。

两个多月后，我突然接
到妹妹秋辰的电话，她哭着
说父亲病重，需要做手术，
她不打算考研了，想找工作
帮衬家里，问我能不能给她
父亲凑点手术费。显然，夏
辰没把我们分手的事告诉妹
妹，秋辰还把我当成她未来
的姐夫。我想也没想，找连
长借了 800 块钱，凑了 3000
块，托一个回去探亲的战士
帮我寄了出去。

训练，巡逻，手抚界碑眺
望家乡，眺望夏辰所在的城
市。泪，还是一次次流了下来。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夏辰
发来的微信：10 月 12 日前我
一定会赶到你所在的连队。我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一连看
了好几遍，一个字不差。我激
动万分，立即把这事告诉了连
长，连长也替我高兴，并在全
连宣布，全连总动员，迎接我
的未婚妻。

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在
高高的雪山之巅的哨所里，
即将为自己举办一个热闹的
婚 礼 ， 当 然 也 是 幸 福 的 婚
礼。时间紧迫，全连很快就
一起忙活起来。首先是收拾
出一个房间来，在门上贴上
红喜字，两张军用床也很快
拼在了一起。有战士提出去
采雪莲花，放在新房里，理
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季
节，除了雪莲花不可能再有
别的花。我坚决阻止了他。
10 月份，在内地可是一年中
风和日丽最美好的季节，但
在这里早已经下了第一场大
雪 ， 因 此 不 只 现 在 上 山 危
险，雪莲现在也已经被列为
国家保护物种。

我是数着日子过的。10
月 10 日，一辆为我们送给养
的卡车缓缓爬了上来。车在
连部门口停下，车门打开，跳
下一个人来，是司机，另一边
的门打开，我看到一片艳红，
后来才看清是一个人，脖子上
围着一条鲜艳的红围脖。战士
们早已列好了队，整齐划一
的 向 来 人 行 了 个 标 准 的 军
礼。以往，每次送给养的车
来，战士们都会这样做，给
我们送给养是要冒着生命危
险的。当然，这一次还有别
的意思，有一位大学生姑娘
千里迢迢赶来，要嫁给一个
普通的边防军人。

不用怀疑，肯定是她。我
激动地走过去，想与我朝思
暮想的姑娘来一个结结实实
的拥抱，走近了却惊讶地发
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夏辰，
而是秋辰。

秋辰说：姐姐什么都告诉
我了，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
嫁给你，我是替姐姐来赴这场
婚礼的，微信是姐姐让我用她
的手机发的。

红围脖
王明新

去朋友家玩，正是深秋时节的一个
下午，她家门前田野里的晚稻已经收割
了。稻田里的稻茬枯黄，在阳光下泛起
一些灰白色。稻田里还剩下一沓沓水，
映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蓝天和白云，像
随意截取的吉光片羽，那是随意掬起
的风景。田埂上，或是水田里，偶尔
会有一两只白鹭，有时三五只，或是
十数只，它们或立、或行、或觅食、或
嬉戏，也时而飞起，绕一个小圈子，又
落在附近。走进院子，她正在院中的井
旁汲水，伯父伯母正在院子里翻晒稻
谷、玉米，他们忙碌着，我和他们打
了声招呼，就过去帮她提水，跟着她
一起进了屋。

我不常去她那儿，但每次去，都能
和她聊好长时间，我们的聊天通常是愉
快的。她跟我说自己最近在画的画、在
读的书和随时蹦出的一些新奇想法。
多半时候我是在倾听的，不大插话，
怕打乱了她的思路。她的朋友不多，
来看她的人更少，她需要别人的倾
听。有时，她也会静静地等着听我说
一些最近的见闻，遇到的有趣的事
情，我说时，她会问一些问题的细节，
也会和我讨论几句。我们只谈自己的想
法，从不争辩。她的话题多指向自己的
内心，而我说的内容却是外在的事情，
很多与我是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一起
讨论的时候不多，但总有一些事情是会
吸引我们注意的。从某一方面来说，我
和她性格很像，又很不同。

那天，我在她房间里用粗圆木制成
的茶几上，看到一大捧盛开的小黄菊，
插在一个深褐色、鼓腹小口的陶罐里。
盛开的小黄菊像是一个金灿灿的花球，
接近陶罐口的小黄菊的叶子，是深浓的
绿色，花和叶，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
界般。此时，窗口的一抹阳光斜射过
来，整个陶罐和插在陶罐里的小黄菊
正在明晃晃的光线里，黄花、深绿的
叶子、褪色的曲线饱满的陶罐、深色
木纹的原木，在我的眼前构成一幅好
看的静物。我看着茶几，问她，你画
菊花吗。她冲我笑笑，点了点头，又摇
了摇头。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样的意
思，皱起了眉头。她见我费解，便示意
我跟她到后窗，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小山

坡，让我看。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
去，缓缓的小山坡下，是一片菜地，菜
地边的山坡上一片金黄，开满了小黄
菊，再往上一点的山坡上，长满了草、
灌木和小树，是丘陵地带一片小树木该
有的样子。

她说，以前菜园边上，每年秋天
都会开一些小黄菊花，但不多，只够
自己采几回，做插花用。插在陶罐里
将要干枯的小黄菊，她会挑一些看上
去好一点的，晒干，泡菊花茶喝，也
算是物尽其用吧。和小黄菊相处的日
子，总觉得意犹未尽，就萌生了栽一
片小黄菊的想法。现在看到的那一片
开满小黄菊的山坡，是她前年开垦出
来的。那年冬天时，她砍除了山坡上杂
草和灌木，清理出一小片坡地。春
天，剪下一些小黄菊的芽，扦插在菜
园里，育苗。等到小黄菊的苗子长了
根，稍大一点，就移栽到山坡上。小
黄菊的生命力很顽强，繁殖也快，一
年栽一小片，才两年多的时间，那片小
山坡上，已经长满了小黄菊了。她说，
那是属于我的小山坡，一片开满小黄
菊的山坡。她说这话时，眼神里洋溢
着一种幸福的光芒。也许，我还不能
理解那些小黄菊和那片开满小黄菊的
山坡，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我
已经懂得了，她刚才点头又摇头的意
思了。小黄菊怎么画呢，一幅小黄
菊，即使画得再好，又怎么能画出她
全部的心思呢。我忽然觉得自己的那
句话，问得有点傻。

那些开在山坡上的小黄菊、插在陶
罐里的小黄菊、泡在杯中的小黄菊，对
于她来说，都是那样的完美，都是她
心中的一幅画。小黄菊顽强的生命
力，那缕窗口阳光斜照在陶罐中的小
黄菊，在杯中上下浮沉的小黄菊和小黄
菊的清香与微苦的味道，都是有意义
的，不知道她从一片、一捧，或是数
朵小黄菊中，看到了一些什么。除了
小黄菊的美，还有些什么呢。

又到小黄菊开花的季节。午后，独
自望着窗外灿烂的阳光，我忽然想起和
她一起望着窗外的那个下午，那片阳光
下开满山坡的小黄菊，阳光透明如蜜色
般温暖，小黄菊灿然若金般的明媚。

山坡上的小黄菊
章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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